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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参加调查的人都会马上意识到死尸与蛆虫之

间的关系。在大自然界的循环过程中，昆虫发挥着重

要作用。实际上，一具死尸只不过是被循环利用的器

官而已。大自然迅速让死尸布满形形色色的微生物，

而所有微生物反过来使尸体仅剩下基本元素。“虫类”

飞快出现了，几乎是倾巢而出。直到最近，大多数死

亡调查者还仅仅把这些昆虫看做是死尸腐烂的信号，

而不是重大证据。因此，尽管其它诸如毒理学、病理

学、血溅分析和创伤弹道学等法医学科在 世纪末

章第

开 端



第 2 页

都演变成公认的法医工具，法医昆虫学却鲜有人问

津。

不过，在犯罪调查中应用昆虫证据不是什么新鲜

事。某种形式的法医昆虫学早在 世纪已经得到应

年，中国一位名叫用了。在 宋楚（音译）的

“死亡调查者”撰写了一部名叫《洗刷冤屈》的著作，

麦克 年把它译成英文。宋讲述了发奈特在

生在中国农村的一桩凶杀案。死者身上伤痕累累地

方行政官认为这些伤口是由镰刀所致。他再三盘问目

击者，又采取了其它形式的调查，却一无所获最

后，这位长官把村中所有男子召集到一起，每人必须

带上自家镰刀。在赤日炎炎下，苍蝇嗡嗡飞到其中一

把镰刀上，因为它的刀刃和把手上仍有残留的血迹和

少量人体组织。在证据面前，镰刀主人不得不低头认

罪。这位长官的行动表明，他 当然十分了解苍蝇

是丽蝇 的行动方式。其实，在这本书的其它部

分，宋探讨了丽蝇在人体伤口处的活动，其中包括解

释蛆与成虫之间的关系，并且讨论了它们入侵尸体的

时间。

直到几个世纪之后，也就是在 年，西方才

发现蝇卵与蛆之间的关系。在那时之前，人们没有意

识到蛆是由苍蝇在暴露在自然环境下的肉块或腐尸上

产下的卵孵化而成的。弗朗切斯科 雷迪对吸引苍蝇

的肉块和没被苍蝇侵扰的肉块进行了研究，结果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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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发现。他仔细观察受到苍蝇侵扰的肉块，结果发

现苍蝇卵与蛆之间的关系，反驳了无生源说（一种认

为动 译者植物起源于无生命有机物的过时概念

注）。在雷迪之前，人们认为蛆虫是从腐肉上自然生

成的，而不是从苍蝇卵孵化而成的。相当一部分人至

今仍认为蛆与苍蝇没有关联；有个人甚至对我说，蛆

一般来说生活在“人体内”，在人死后才出来。

令人遗憾的是，昆虫学证据并没有由于雷迪的发

现而在死亡调查中得以应用。西方首次利用昆虫作为

法医证据 年。当时，工人们在翻修可以追溯到

巴黎郊外一幢住宅时，在壁炉架后面发现一具已经风

干的婴儿尸体。当时住在这幢房子里的年轻夫妇引起

人们的怀疑。瑞典海附近的 达尔布瓦医生对贝热雷

死婴进行了解剖。他认为，婴儿是在 年夭折的。

他陈列的证据是一种麻蝇（ ）在头

一 年（ 年年）入侵尸体，而螨于次年（ ）

在干尸上产卵。贝热雷对昆虫的分析表明，婴儿早在

年之前就已夭折， 年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人

自然而然逃不了干系。接下来，疑凶被捕，谋杀罪名

成立。贝热雷在其分析中使用的方法与法医昆虫学家

如今用来估计死亡时间时所用的方法实际上大同小

异。他对尸体上不同的昆虫种类进行辨认，并且得出

结论。但是，尽管根据他的分析得出的假设是正确

的，但他似乎错误地解释了昆虫的某些生命循环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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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他的结论在当代法庭上是行不通的。

由于研究结果不断推陈出新，法医昆虫学也理当

继续稳步发展。但是，这个方面的进展很不稳定，时

断时续。通常情况是，谋杀案发生，有关研究随之展

开。一旦案子告破，研究也寿终正寝。也有一些例

外，尤 世纪其是法国人 梅尼安的研究工作。

末，梅尼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医学犯罪昆虫学的论

文，从而引起医生和律师对昆虫学证据的注意，论文

中意义最重大的当属发表于 年的

物群：昆虫学在法医中的应用》。梅尼安论著的中心

要点是，通过对不同节肢动物种类 如昆虫、螨和

蜘蛛 进行分析来判断死亡时间，而昆虫的年龄并

不考虑在内。如今的法医昆虫学家虽然承认这一原

则，但在判断死亡时间时通常把每种昆虫的年龄都考

虑在内。

在 世纪 年代中期，一起犹为凶残的谋杀案

使昆虫学证据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萨克 埃尔津奇

利奥卢前不久在《新科学家》杂志上描述了这一案

件。 月年 日，一名妇女在苏格兰一座桥上

《腐尸上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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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桥下小溪时，发现了一条人类残肢。最终，在该

地区找到了两具 多块残肢碎体。这些碎体腐尸的

被拼装起来后，经确认是当地医生 鲁克斯敦的巴克

妻子伊莎贝拉和她的 罗杰森。鲁克斯贴身女仆玛丽

敦夫人最后被人 日。月看见尚在人世的时间是

现场收集到形形色色的证据，其中包括一群以腐尸为

生的蛆虫。这些蛆被送到爱丁堡大学的实验室，那里

的 默恩斯确认它们是红头丽蝇（

）的蛆虫，并且估计它们在被收集时已发育了

天。既然这些蛆虫是附近至 成虫在残尸上产卵孵

化而成的，尸体出现在小溪中的时间不可能少于

至 天。这是受害者死亡与死尸被发现之间的最低

时间间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巴克 鲁克斯敦。估计

死亡时间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两具死尸是被人娴熟

地大卸八块，当局认为凶手对人体解剖有一定的知

识。 月 日，有人曾看见鲁克斯敦的一根手指被

利器割伤。另外，其中一个人头装在鲁克斯敦的一个

孩子的衣服里，清洁 月女工也称 日鲁克斯敦的

住所有血迹和恶臭。所有证据都表明鲁克斯敦是凶

手，昆虫在确定时间方面帮了大忙。尽管巴克 鲁克

斯敦拒不认罪，他仍被判犯有谋杀罪，在绞架下结束

了生命。

最近，芬兰的佩卡 诺尔泰瓦对法医昆虫学作出

了重大贡献。在他接手的案子中，绝大多数都与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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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碰到有关，但他在 的一桩案子却是有关政府

办公室的清洁工作的。当年夏季，芬兰政府的一位官

员注意到他的办公室门边的地毯下面有许多大蛆他

叫来清洁女工，问她多久才清洗一次地毯。她回答

道，地毯每日清洗，昨天晚上刚刚洗过。这位官员不

厘米相信 长的蛆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这名女工由于

撒谎和失职而被炒了鱿鱼。一位兽医出于好奇而着手

调 于查此事。他不相信蛆能以地毯的合成纤维为生

是，他收集了某些幼虫，把它们送到诺尔泰瓦处进行

研究。这种幼虫是绿瓶藻丽蝇

产下的蛆虫。在这个发育阶段，丽蝇蛆停止进食，离

开食物源经历蛹期。诺尔泰瓦认为，这些幼虫也许是

在楼内老鼠尸体上或者某些贮存不当的食物上发育而

成的，肯定不是在合成地毯上发育的。一夜之间，它

们从食物源转移到地毯。鉴于这一结果，政府办公室

重新雇用了那名清洁女工，但没有向她道歉。

在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伯纳德 格林伯

格是公认的法医昆虫学的开山鼻祖。他最初是在堪萨

斯大学螨学专业学习。但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格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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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把注意力转到了丽蝇科成员身上。在这一方面，全

球无人能出其右。他成为世界性权威。多年来，他一

直是具有革新思想的研究家，培养过大量研究生。他

在生物学方面卓有成就，他对丽蝇生活周期的研究为

法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多年来，他基本上是美

国惟一一位致力于法医昆虫学研究的昆虫学家。

年代中期，北卡罗世纪在 来纳一位名叫杰

佩恩的研究 演替里 生为另一当代研究工作

打下基础。简言之，演替的意思是，每种微生物或者

每组微生物以尸体为生，反过来又使尸体发生变化。

变化使尸体引来另一群微生物，这一群体使尸体发生

的变化同样引来下一群微生物。这个过程延续下去，

直到尸体变成骸骨。这是个可以预见的过程，不同组

微生物在不同的时间侵占日益腐烂的尸体。杰里 佩

恩 年在《生态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论文。他在文中详细描述了死猪腐烂过程中

发生的变化，对未受昆虫侵扰的死猪与受到昆虫侵扰

的死猪进行了比较。这项工作是以梅尼安近 年前

从事的研究为基础的。梅尼安承认尸体腐烂有 个阶

段，但佩恩认为只有 个阶段，从而提出了目前为大

多数法医昆虫学家使用的系统。佩恩进一步强调参与

这一过程中的微生物包罗万象，超过 种。佩恩还

进行了其它实验，包括对水下腐尸的研究。

尽管在佩恩之前也有人对尸体腐烂过程进行过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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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他的工作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也许是因为他的

研究非常详尽，但在部分程度上也是与《生态学》杂

志的地位和发行量有关。还有其它一些有关尸体腐烂

里德过程的卓著研究，如 对死狗身上昆虫的研

博尔究以及 内米斯察对豚鼠身上的节肢动物的

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地区杂志上，没有得

到应有的关注。

世纪 年代开始，许多优秀的生物研究从 和

演替论文陆续刊出，但没有一篇把法医的潜力考虑在

内。这些研究通常由研究生进行，注意力集中于农业

或者公共健康问题：在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原子弹袭

击有可能造成的后果忧心忡忡。在这个社会里，有关

公共健康问题的条款寥寥无几。

尽管昆虫学家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医

学，人类学家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体在死亡与成为骸

骨之间发生的变化上面。他们承认昆虫在尸体腐烂过

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起初，这个课题仅是在牵涉昆

虫的个案中进行讨论。但随着威廉 巴斯的人类研究

所 年在田纳西州大学宣告成立，人类遗体研究

随之拉开帷幕。威廉 罗德里格斯与比尔 巴 斯在

年代的研究带来了有关昆虫入侵尸体的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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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我是在 初开始参与法医昆虫学的研究的。

在那之前，我从事的是螨学研究 年在马。我于

诺阿夏威夷大学获得昆虫学博士学位，然后立即从这

所 英里之遥、由私人资助的伯尼斯大学转到距城

波阿希主教博物馆工作。在那里，我成为巴布亚新几

内亚恙螨分类研究小组的骨干，从国家健康研究所

）那里领取薪水。令我沮丧的是， 支付的

薪水甚至低于我当研究生的收入。为了增加收入，我

从事一连串副业，从昆虫问题咨询到向礼品批发市场

和珠宝展提供安全服务。

在 工作的一个好处是，他们出资让我出席

美国昆虫 年学会年会。 月，会议在圣迭戈的

“城乡大饭店”举行。由于经费有限，我只好住在另

一家饭店里，去主会场要经过 条高速干道和三条横

栏。这意味着我要么步行两英里去会场，要么长时间

坐汽车。我选择了前者。我一大早去会场，直到夜深

人静才回到住处，这样才不致于错过精彩发言。其中

一次演讲是由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拉马尔 米克发

表的。

米克讨论了他从事的尸体腐烂过程的研究成果，

在演讲结束时提到对一起谋杀案的调查。他在发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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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讲话时，放映了一些死猪腐烂过程的幻灯片，

然后是一些人类遗体的幻灯片。在观看这些幻灯片

时，我开始想，我在这个领域可能会大有所为我获

得过昆虫学博士学位，在美国陆军服役时跟死尸打过

交道。

在获得昆虫学学士学位的几个月后，我应征入

伍。在两年服役期间，我大部分时间呆在加州福特奥

德美国陆军医院的停尸房里，但也在马里兰埃奇伍德

武器库的化学、生物和辐射战单位里干过一段时间。

我并不喜欢军旅生活，但这两段经历使我获得了大学

里学不到的 年时，简单说人体解剖知识。到了

吧，我掌握了一些昆虫知识，对自己与死尸打交道的

能力充满信心。更重要的是，法医昆虫学看上去比给

农场主出谋划策，告诉他们如何预防蜘蛛螨破坏西红

柿有趣得多。

从圣迭戈返回檀香山之后，我开始寻找法医昆虫

学的背景材料以及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员名单。有关

材料并不多。我找到大多数较老的参考材料，也有一

些最近的文件。但是，显然，如果我真的想在这个领

域干一番事业，就必须与他人合作。以前我与警方的

交道仅限于交交违章罚单什么的，我决定从验尸官入

手。

当时檀香山的验尸官是查尔斯 奥多姆。他有个

极为克尽职责的秘书。一连几个月，每次我打电话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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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多姆，总是被秘书挡驾。最后，我终于联系到他，

说服他与我见上一面。我们在马诺阿夏威夷大学的

“柳树”餐厅共进午餐。到饭快吃完时，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能在一边大嚼咖喱饭，一边大谈蛆和腐尸，

我们也许能够携手合作。

不久我就发现，答应携手合作是一回事，真的开

始 个州共事却是另一回事。一个问题是，与其它

相比，夏威夷的杀人率尤为低下。我的法医工作是在

瓦胡岛进行的。在这里，受害者的尸体通常很快被人

发现，因为这座岛屿相对较小，尸体在炎热潮湿的天

气下根本不可能隐藏很长时间。从一开始，只要我听

到或者在报纸上看到有关腐尸的报道，就会与验尸处

联系，从而参加罪案调查。

除了这一障碍外，我还遇到主教博物馆的抵制，

这令我感到吃惊。他们认为，我可能使博物馆引起人

们不友好的关注，担心我的作证让博物馆吃官司。我

觉得这两种担忧真是不可理喻，尤其是引人关注这一

点：很难理解帮助破案怎么会引起不友好关注。在我

想方设法说服博物馆时，马诺阿夏威夷大学昆虫学系

正式成立了。

热带农业和人类资源学院看上去是从事法医学研

究最理想不过的场所。我的职责是教螨学和兽医昆虫

（造成人畜生病的昆虫等节肢动物）学，帮助促进夏

威夷州农业的发展。在教学方面我极为称职，但这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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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当时给农业的定义局限于农场主种庄稼的活动。

于是，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农业”和“人类资源”

重新下了定义，并且接受了这一职位。新职位有若干

好处，但最大的好处是研究生们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在任何大学，任何系，总有一些学生愿意涉足非同寻

常的新领域。多年来，我设法把一些学生吸收到我的

项目上来，他们的工作颇具成效。

几乎与此同时，其他一些昆虫学家和寄生物学家

卡茨等人以前也开始探讨法医昆虫学。保罗 就为破

案人员出过谋划过策。而韦恩 洛德等人则把更多的

时间花在调查尸体腐烂的生态学方面。我本人也在研

究这一领域。在这些人 格林伯格当中，只有伯纳德

一直坚持法医昆虫学的研究。

在此后两三年，我们开始在美国昆虫协会举行的

年度会议上进行交流， 年在圣迭戈年会上并于

首次聚会。拉马尔 米克组织了有关法医昆虫学的专

题讲座，会后我们决定共进午餐。这是一个传统的开

始。起初，我们共进午餐，但不久就改成早餐会我

们成立了一个名为“ （英文的意思为咖啡

译者注）的非正式组织。从字面上讲，它是美国

法医昆虫学家委员会（

）的缩写，但实际上它意味着我们在形

形色色的咖啡馆会聚一堂。我们没有正式组织，通常

由保罗 卡茨预订座位。成员要遵守的惟一准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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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起床吃早餐，并且能在边吃饭边看腐尸照片。保

罗 卡茨从一开始称这个组织为“肮脏一打”

，这个名字沿用了下来。

多年来，我们的组织发展壮大，如今在美国和加

拿大拥有 人。这个非正式从事法医昆虫学研究的

协会提供了思想交流的论坛。我在书中以后谈到的技

年后，巧都源于成员们之间的交流。 在也就是

年，我们终于成立了正式组织——美国法医昆

虫学理事会。



第 14 页

从某些方面来说，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就像是一

座刚刚露出海面的荒芜人烟的火山岛。孤零零的岛屿

成为资源，等着动植物来把它占据。首批植物建立据

点，开始改变岛屿，为后来者创造生存条件。同样，

一具死尸也是资源，各不相同，上面的各种昆虫一如

田野、池塘和林地。不过，与岛屿不同的是，正在腐

烂的尸体是临时微环境，对形形色色的微生物 从

微细菌、真菌到诸如野猫野狗等大的脊椎食腐动物

来说是个迅速发生变化和很快就消失无踪的食物

章第

尸体上的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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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当然，某些微 如肠内细菌 在活体中生物

生存，但入侵死尸并以其为生的动物构成不同的群

体。像岛屿一样，死尸界限鲜明，所有的变化都发生

在死尸体内或毗邻处。

食腐动物的绝大多数是节肢动物。在一具腐尸上

发现的节肢动物中，昆虫无论是从（单位面积或者体

积内的）生物量来说，还是从（种类）数量来说都是

占支配地位的群体。平均来说，腐尸研究中发现的生

物种类中，有 是昆虫。

昆虫等节肢动物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与死尸联系在

一起，但法医昆虫学家在 类直接关系方面达成共

识，并据此把食腐动物进行分类。第一类由食腐种类

构成。这些物种直接以腐肉为食，主要是苍蝇（双翅

目昆虫）和甲虫（鞘翅目昆虫）。苍蝇 尤其是丽

蝇和麻蝇 以腐烂物为食。这些苍蝇四处搜寻人类

和动物遗体，常常在死亡发生仅几分钟后到达。在腐

烂发生的头两周，最能精确表明验尸间隔的莫过于丽

蝇和麻蝇了。许多甲虫不那么依赖腐烂食物，但它们

随后也会在死尸开始风干之前到达。

随着直接以死尸为食的生物数量越来越多，它们

引来了其它节肢动物 腐肉族的食虫动物和寄生生

物。这些动物并非为死尸所吸引，其目标是以死尸为

食的其它昆虫。首批到达的动物是（埋葬虫科的）埋

葬虫、（隐翅虫科的）隐翅虫以及（阎虫科）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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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捕食死尸上的苍蝇的卵和蛆。一些食虫昆虫从幼

虫阶段就开始捕食其它种类，如水虻科的水虻。

一些种类既是食尸动物，又是食虫动物。其中一

种就是上文提到的红色金蝇。这种蝇遍布亚洲和太平

洋诸岛，前不久在中美洲、南美洲和美国南部开始发

现它们的踪迹。在夏威夷，死尸上最常见的丽蝇就是

红色 分钟内到达。金蝇，它们通常在死亡发生的

同一属类的另一种丽蝇大头金蝇也几乎在死亡发生的

同时到达。两种丽蝇的雌蝇飞落死尸之上，以任何血

迹或体液为食，然后开始在死尸周围和死尸上产卵。

在这一领域，我的观察结果是，如果红色金蝇在大头

金蝇之前到达，它就会等到大头金蝇来之后才会产

卵。这里并不是礼貌起见。大头金蝇仅能以腐尸为

食，而红色金蝇尽管也喜欢以腐尸为食，但如果食物

源无食物可寻，它会改变生活方式，变成食虫动物。

它最喜欢捕食的一种动物看上去是大头金蝇。鉴于夏

威夷典型的地理条件，尸体上仅发现大头金蝇的蛆并

不足为怪。

与食肉动物密切相联的寄生虫主要是膜翅目昆

虫，包括蚂蚁、蜜蜂和胡蜂。非常小的胡蜂（不到

毫米长）寄生在苍蝇的蛆和蛹上。这些小胡蜂在蛆或

蛹的内部和外部产卵。卵进行孵化，胡蜂幼虫以发育

中的苍蝇为食。这些寄生虫的卵常常生育一只以上成

年胡蜂（数量取决于胡蜂种类），一条蛆或者一条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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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能出现多达数百只胡蜂。应该引起法医昆虫学家

重视的是，这些胡蜂常常“专情”于特定类型苍蝇，

因此它们可以提供线索，甚至在苍蝇完成发育阶段飞

离死尸之后辨明它们的种类。

雌丽蝇 的头部情况

与死尸密切相联的第三组动物是既以死尸为食，

又以其它节肢动物为食的动物，如胡蜂、蚂蚁和某些

甲虫。与红色金蝇不一样的是，这些是杂食性动物，

吃不同类型的食物。 年在夏威夷从事研究期间，

我观察到某些极具侵略性的蚂蚁 火蚁从我实验用

的动物腐尸上搬运蛆虫，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

至于放慢了尸体腐烂的速度。在腐烂早期阶段，胡蜂

尤为积极地在腐尸周围活动。它们以苍蝇成虫为食，

常常在猎物飞行时大肆捕捉。这些胡蜂也以体液为

食。在我在夏威夷岛进行的一些研究中，一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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